
一代代先民在时空中建立起各有特色的
生产、生活方式，并落实到实物中。现代人要
弄明白古人，除了阅读文献，还要透过田野发
掘出的文物，去了解其承载、传递的历史讯
息。遗址、文物犹如一种无声的书写，呼唤着
对这种大地上的叙事进行“翻译”。

而这，
就是考古学家的工作。

每到春天，各种考古新发现的公布，提高了
大众对考古、文博的兴趣。当代考古专家是如
何工作的？他们有着怎样的思考方式？他们如
何看待现在的“考古热”？近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专访
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跟随这位

“时间解码者”，聆听土地深处的文明心跳。

近些年来，蜀道越来越受到大众关
注。“蜀道既是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西南
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路，同时担负着古代
国家内地与边区、农区与牧区之间以茶
换马的运输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茶马古道最重要的主干道就是古蜀道，
主要是金牛道和嘉陵道南段，外加嘉陵
江水路和汉水水路。”专业研究方向包括
西南交通考古、身为蜀道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的孙华，对蜀道的认知格外深
刻、新颖。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
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采访
时，孙华畅谈蜀道，其中包括文物保护与
现代文旅开发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
不少建设性意见。他提醒大家，目前对
蜀道的考古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一些
基本的问题还有待理清，对蜀道的保护
也亟待加强。

“作为交通线路，蜀道全长一共多
少公里？每条线路有多少公里？每条
线路保存完好的路段有多少公里？基
本完好的路段又有多少公里？已经毁
坏的道路有多少公里？这些基本的问
题，都还需要查明，截至目前，蜀道还没
有建立起完善的数据库。”孙华的连环
发问，直指当下蜀道研究的进展，以及
需要解决的问题。

孙华认为，只有把基础数据弄清楚
了，才能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对于蜀道的利用和开发，孙华并不
赞成将其变成一个景区，拦起来“收门
票”这种旅游景点的开发方式。

“蜀道是一条道路，路就是给人走

的，要走得通，要让大家走，通过行走带
动文旅。”孙华说，对蜀道的利用和开发，
应尽可能延长可以通行的路段，进行道
路养护。更重要的是，要保障蜀道沿途
的供给，例如在沿途可以等距离设置餐
饮、客栈、服务站、医疗救助站等设施，
公路与古道交汇处修建小型停车场。

孙华甚至对蜀道的文旅开发进行
了合理想象：“自驾的朋友可以自由选
择想走哪一段蜀道，可以停好车，沿途
走。走到不想走了后，在下一个与公路
的交会处能打到网约车，自由返回。我
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蜀道真正利用起
来，发挥其最大的效益。”

绿树成荫，古意袭人。孙华认为，
这是未来蜀道发展文旅经济的一个重
要方向，让蜀道作为道路，真正实现它
通行的交通和文旅融合的多重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探访古蜀道。
张杰 摄

“我们研究的虽然是古人的东西，但
却是为今人服务。我们最终目的是跟现
代人对话，而不仅仅是与古人对话。当今
的历史学家治史，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
理解和书写，历史才会意味无穷。”近日，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
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采访时，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

今年66岁的孙华教授，仍以考古人的
赤诚丈量着巴蜀大地。常年奔波在一线的
他，透露还计划着手撰写多部关于三星堆及
古蜀文明的作品，以半生积累的学术成果为
古蜀文明传播注入新动能。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文物
数字虚拟修复的短视频，“文物医生”的
概念也很火。作为专业学者，您如何看
待文物虚拟修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孙华：考古工作挖掘出土的文物，不
少是破损、残缺的。比如三星堆出土的
文物，在埋藏时就已损坏，许多文物都是
残件。它的完整形象是什么？它们组合
在一起的形象是什么？三星堆人制作这
些东西要表现什么？为什么要制作这些
东西？他们制作、使用和埋藏这些东西
背后的场景和故事是什么？目前都不太
清楚。

文物出土时携带的这种破损和残
缺，凝结着历史信息，是我们破译过去发
生了什么事情的重要线索。比如说，它
的破损可能是因为被火烧了。那它为什
么被火烧？什么时候被烧？这些都是历
史分析的内容。如果我们把破损的文物
修复了，那相当于抹掉了历史信息。在
这种情况下，实物修复就不可取，用数字

虚拟手段予以修复，把它还原成原本完
整的形象，恢复其外观艺术的完整性，这
样既保证文物的历史信息不丢失，又能呈
现文物最初完整的样貌，既有助于专业研
究，也满足公众欣赏文物的审美需求。同
时，虚拟修复之后的器物能获得一个完整
的形象，有利于进行相对准确的分析研
究和理解解释。

记者：文物的虚拟修复一般有哪些
具体情况？请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例
讲解一下。

孙华：对某一个器物的破损之处进
行修复，只是个体修复。但古人祭祀用
的器物，往往不会只是一件，而是一套，
还需要对这一套器物进行复原。

三星堆出土的某一套器物，它们是
怎样与其他套或多套器物一起组合使用
的，这都是需要进行复原的内容。当然，
这个复原，首先要做的是虚拟复原：通过
仔细分析比较，借助计算机AI技术，探索
不同的修复方案，直观呈现给大家。比
如当时的祭祀场所，这些器物是如何陈
列、使用的？这就可能要调动好多方面
的知识，除了分析考古现场得到的信息
外，还包括查阅后世文献的相关记录，参
考当代民族和民俗的类似做法，进行一
个更大的空间复原。

由于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场所或神
庙，早就因为河道的移动而冲毁不存，可
能就要根据三星堆祭祀器物的埋藏等信
息，虚拟复原当时的神庙，包括外部环
境、内部空间等。我们如果有了这方面
的研究成果，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呈现、
展示给公众。

孙华教授的考古人生始于半个世纪前川陕古道
上的一场邂逅。1970年代的一个初夏，刚迈出高中校
门的他背着帆布包，跟随《四川陶瓷史》编写组踏上蜀
道。当车辆在剑门关的云雾中穿行，雨洗过的千年
古柏苍翠欲滴，石榴花突然从山坳里泼出一片火
红——这幅凝固在时光琥珀中的画面，让在绵阳平
原地带长大的孙华第一次触摸到了文明肌理的温度。

“万绿丛中红花锦簇，扛着犁耙的村民手牵耕牛
从古柏深处走来，衣襟沾着艾蒿与泥土。这些景象
带给我的强烈视觉冲击，至今在我脑海萦绕。”时隔
50年，孙华仍能复刻记忆中的每个细节。在山高林
深的广元，他看见古道蜿蜒，两旁艾蒿、杂草丛生，但
古柏间的道路因百姓劳作常走，通行无碍。村民扛
着犁耙，手牵耕牛，勤奋劳作的场景让他心生感动。
当考古队的皮尺丈量着陶瓷作坊遗址时，这个青年
忽然读懂：所谓“文化层”，正是无数这样的日常瞬间
堆叠而成的史诗。

孙华还记得，当时的翠云廊在周围的环境中特
别显眼。“站在高处可以看到，那条线路格外绿意葱
葱。如今因为封山育林，有些地段的翠云廊已隐没
在绿色的汪洋大海中。”

大自然的雄奇与文化遗址的内涵，成为孙华后来
坚定选择考古、文博作为自己人生志向的重要动力来
源。

1977年，19岁的孙华考入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
绵阳师范学院）。虽然所学专业是中文，但他尤为钟
爱历史和考古，自学阅读考古方面的大量书籍。
1981年，孙华被分配至绵阳地区文化馆负责文物工
作，算是靠近了考古的大门。不过，要成为一个考古
学家，还必须经过更系统的学习、训练。于是他努力
备考。1984年孙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院，在考
古学家邹衡的指导下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1987年
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任教。

在几十年的考古专业研究生涯中，孙华的工作是
两方面齐头并进：一方面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工作者，
承担相应的考古教研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注重
田野的考古学家，他常年带领学生到考古工地或文化
遗产地参加田野实习。当不少人困囿于理论与实践的
辩证迷局时，他早已将考古现场化作最鲜活的教案，让
青铜器的铜锈与粉笔灰在文明传承中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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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绵阳人
1958年出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
院长、蜀道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青
铜时代考古、西南地区
考古、文化遗产保护。

要让蜀道在现代也尽量“走得通”谈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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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之后，除了中原地区的夏商周考
古外，孙华还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自己家乡所
在的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
等地，从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延伸到汉
晋的墓葬、唐宋的石窟寺、宋元的山城、明
清的土司遗址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等。
身为西南地区考古领域的代表学者之一，
孙华不仅是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协作的主要
倡导者，也是中国文化遗产学科中备受瞩
目的学者。

实际上，自三星堆祭祀坑在1986年震
撼问世以来，孙华便与这片土地极其丰富
的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早期研究成
果，如《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神秘的王
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
等，不仅从学术上对三星堆进行了系统论
证，也为公众了解三星堆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9年，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了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专业的考古、历史
学者更是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
致力于对其进行更精准地解读。孙华也曾
多次往返于四川、北京之间，密切关注三星
堆文化和古蜀文明考古最新进展。

作为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事考
古教育和研究多年的四川籍考古学教授，

孙华研究三星堆和古蜀文明，堪称天时地
利人和：三星堆文化本身就是他考古研究
的重要内容，三星堆遗址刚好在家乡四
川。谈到三星堆，他激情高昂地说：“三星
堆是四川盆地、长江流域、中国乃至于世界
考古学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古蜀先民把神
庙中的像设和陈设等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的
东西全都埋起来，这些东西恰好在当代被
考古学家发掘出来，这是罕见又非常幸运
的。如今，考古工作有了很好的科技手段、
经济条件，媒体传播也非常发达，能不断地
跟踪它、报道它、宣传它，这也给考古研究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奥勃罗契夫
写的一本地理科普读物《研究自己的乡土》，
影响了不少中国读者，其中就包括孙华。奥
勃罗契夫在书中告诫有志于人文、地理学研
究的学子，起步要从探究自己的家乡开始。
从一点一滴做起，然后逐渐走向外界，了解
更广阔的大千世界。这给孙华带来很大的
启发。“我一直受这本书影响，很早就有关心
乡土的意识，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比如四川
史、西南史，都特别注意关切。我认为，一个
人首先要爱自己的家乡，才能把对家乡的爱
推而广之，上升到对国家的热爱。”

他的观点
科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当代社会，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考古学
也越来越技术化。

如今，大家普遍认为考古学是一个有诸
多技术含量的专门学科。对此，孙华认为有
必要提醒大家：“无论用多少现代技术手段
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目的都是为了复
原、研究古代历史提供证据。科技只是手
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
研究历史，考古学归根结底是历史学的一个
组成部分，历史学又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
部分。只有把考古学放在历史学中，再把它
放到人文学科这个更大的门类中，才能更好
地认识考古学。使用科技的目的不外乎是
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为考古工作
提供更高效的手段，为考古研究提供更丰富
和准确的数据。其最关键的还在于，如何使
用这些数据和信息，去分析、判断、解决历史
问题。”

他的考古人生
始于半个世纪前川陕古道上的邂逅

孙华
陈羽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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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幸运
学术生涯恰逢三星堆惊天下

本版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徐语杨

文物出土时携带的残缺
凝结着历史信息

对话
孙华

张杰 摄


